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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传统情报工作的各个阶段均在发生深刻变革。因此，情报人员如何适应这

种新的专业素养要求也就成为情报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本文基于TTD理论，系统地分析人工智能对情报工作

流程的影响和情报任务的智能化分级问题，在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情报人员带来各种挑战的基础上，从人

工智能和情报工作融合的视角提出人工智能时代情报人员应从工作职能、综合能力以及知识结构这三方面提升

专业素养发展能力。本研究可为未来科技情报人才队伍的专业培养、建设及升级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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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正在成为

情报机构的新“利器”，这意味着传统的情报工作面临

新的机遇与挑战。2019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

布了《美国国家情报战略》，重点关注了人工智能、自动

化和高性能计算等新兴技术给情报界带来的新机遇[1]。

但是，新的信息技术环境下，情报工作也因此面临一定

的压力与挑战。情报人员作为传统情报研究工作的核

心要素，其大量工作可能逐步被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

术所代替，无形中驱动着情报工作流程的创新和情报

人员专业素养的提升。即使当前的人工智能在情报需求

感知、情报任务分解、情报凝练与发现等方面具有明显

的不足。但不可否认，AI的发展具有极大潜力，尤其在

初见端倪的形势下，对于情报人员如何发展，实现与人

工智能技术协调互补，以促进情报研究工作的快速和可

持续创新发展极具前瞻性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以上问题都有相关的研究，例如：

Katz[2]探讨了在AI及大数据时代，情报工作人员应该如

何提高自身的战略价值，并为决策者提供最大化的情报

价值；Coghill等[3]则认为，即使在大多时候人工智能可

以代替完成多数工作，但是情报工作人员仍然要参与到

整个任务中，只是关注焦点从专注于“情景意识”的问

题（如数据的汇编、处理和重新包装），向更加复杂的、

难以衡量的和新颖的问题转变；栗琳等[4]则指出，传统

思维方式阻碍了数据智能技术在情报流程中的应用，并

且在未来应用人工智能的工作场所中，情报界人才结构

应如何调整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张婧等[5]认为，人工智

能使情报工作者的精力投入到需求判读、分析模型选

择与优化以及智慧分析研判、评估等环节，将是新时代

情报工作的发展趋势。通过对以往相关文献的回顾，学

者对于人工智能环境下情报工作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已形成一定的共识，但是没有系统地研究情报人员在面

临被机器替代的情况下，如何凸显自身战略价值。

因此，基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

主要聚焦于情报人员的专业素养发展研究。基于TTD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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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Technology Dominance）理论，构建了AI
与人类智慧（Human Intelligence，HI）双回路的情报

流程框架，并提出情报任务的智能化分级，通过分析情

报人员与AI动态交互及动态分工的过程，提出了情报

人员在AI赋能下发挥不可替代性的发展方向。文章认

为情报人员要具备元认知及批判性的高阶思维，才能

够突破对技术工具的依赖，从而更好地完成人工智能

赋能下的情报工作任务，这不仅是对TTD理论的应用，

也是对TTD理论研究的扩展。

1  TTD理论

1.1  理论缘起

TTD理论是应用于人或组织在进行复杂决策时对

于技术接受或依赖的重要理论。众多学者在此理论基

础上进行不断扩展，探讨了用户如何应用智能决策辅

助，并在影响自身判断的各种因素下，如何调整对智能

决策辅助工具的采纳。最早该理论是由Arnold等[6]提

出，其核心思想是技术使用者在利用智能决策辅助工具

（IDA）时，可能会倾向于依赖技术工具提供的建议，

而非自主判断，换句话说，就是智能决策辅助工具会对

用户的判断产生影响。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

展，分析智能、移情智能等技术将提供更高效的分析

和决策意见，TTD理论的研究情境也逐步拓展到情报

工作领域。与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相比，TTD理论更加适用于智能情报研

究的复杂决策环境，这种场景就像合作者相互影响和

支持彼此的决策一样，智能技术通过呈现相关信息来

影响分析人员的决策，而分析人员权衡不同的结果又

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基于TTD理论模型能

够深入探索智能数据技术的辅助能否在知识积累、认

知进化以及综合能力层面对情报人员的专业素养产生

影响[7]。

TTD理论提供了个人或多或少会依赖决策辅助工

具的条件，并构建了TTD理论模型（见图1），主要包括

任务经验、任务复杂性、对决策辅助工具的熟悉程度以

及用户和决策辅助工具之间的认知契合[7]。

图1  TTD理论模型

此外，Triki等[8]基于实证检验及相关决策辅助研

究，确定了可能影响用户依赖或不依赖智能决策辅助

建议的其他因素，并将其整合到一个改进模型中，构

建了TTD理论扩展模型（见图2）来完善已有的相关研

究。具体而言，是在图1的基础上探讨了可能影响现有

理论模型效果的4个额外因素，分别是初始信任、自信、

解释和建立信任，并且针对各项因素，凝练出了相关扩

展命题。

1.2  主要观点

（1）对技术依赖的强化，意味着整个过程中对于

人的依赖正在减弱，那么最终会导致过程的改变。有

研究指出，技术正在影响并会继续影响情报分析生产

模式，包括输入、过程及产出，这种改变意味着一些情

报任务将不再由情报分析人员完成，而是利用智能技

术实现自动化[3]。因此，对于技术应用的依赖，将逐步

影响到情报工作流程的转变。

（2）对于技术的依赖程度与相关人员能力的要求

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对于技术的依赖程度越

强，会导致相关工作对人员能力要求的逐渐削弱，以及

自身专业素养能力的降低。Coghill等[3]在相关研究中

提出，对于技术依赖的增强，意味着在大多时候相关人

员根本不需要参与整个过程，传统的低层次增值活动

将由机器完成，相关人员则需要更新自身具备的技能。

此外，Arnold等[6]也提出，反复使用决策辅助工具会导

致用户的“去技能化”。

（3）对于技术依赖程度的增强导致相关人员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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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知识掌握的减弱，以及妨碍认知进化，而在任务复

杂程度相同时，个人专业知识能够减轻对于技术的依

赖，意味着相关人员需要向着更高层次的知识维度提

升。Sutton等[9]认为相关人员需要重新考虑在技术驱动

的当下社会中需要什么样的专业技能。

（4）对于技术的依赖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同

时也是对个人替代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由部分替代向

不完全替代，到最终的完全替代。Wickens[10]在其研究

中描述了自动化的四个阶段，即过滤、整合、决策和行

动实施，这一研究对该观点进行了更加细化的证实。

（5）持续的技术依赖可能会导致自动化偏见，一

些技术应用方面的不足，需要相关人员的补充。技术优

势是许多学科广泛关注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应用

TTD理论的医学研究已经发展出平行的术语，倾向于

“自动化偏见”而不是“技术优势”。因此，从业者将需

要增强自身技能来有效地与智能决策辅助工具合作，

此外，确定人和工具的相对优势，并专注于设计出能有

效利用这些优势的系统，可以改善自动化偏见及工作的

整体质量。

1.3  理论的适用逻辑

人工智能赋能下情报人员的发展研究之所以适用

于TTD理论，是因为二者具有观点和理论逻辑上的共

通性：人工智能作为决策支持工具，已成为情报机构应

对挑战的重要方式，例如信息过载、信息研判和信息挖

掘等挑战，这意味着情报人员需要与智能决策辅助工

具共同协作完成复杂的情报任务，以此不断提高情报

工作效率，从而更好地支持决策者。从长期来看，各种

因素将影响二者的协同，一方面，情报人员自身职业素

质的高低将影响情报任务的完成，如较低的能力将会

过于依赖技术工具；另一方面，开源信息在情报相关方

面的潜在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这种复杂多变的信息环

境也为情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于是需要依赖于智

能自动化技术，然而，在不了解技术工具算法和假设的

情况下，过于信任这些技术工具可能会导致分析错误，

图2  TTD理论的扩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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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能在算法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进行质疑和纠正，

这就意味着情报工作需要情报人员的认知来监测AI生
成的判断并解释其输出。因此，应用TTD理论提出人工

智能赋能下情报人员专业素养的发展研究具有逻辑上

的合理性。

智能是一个复杂系统，在追求算力与算法实现人

工智能应用的时代，人在与智能体合作中的作用不可忽

视。人机融合的表现有人机交互界面、辅助决策和人机

功能分配等。若将情报工作流程划分为情报规划、情报

搜集、情报处理、情报分析以及评估和反馈[11]，那么人

工智能辅助决策工具的引入将对人机功能实行合理的

分配，充分利用、结合人机各自的优势，体现人机融合

系统的智能化，使情报从被动采集转向主动监测，情报

处理的部分功能被前置到了情报分析阶段，情报分析的

效率和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2]。因此，人机融合智能

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经之路，其中既需要新的理论方

法，也需要对人、机、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

这也与TTD理论中所涵盖的观点和理论逻辑相适应。

2  AI赋能下情报工作的变化

2.1  AI赋能的情报流程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情报工作由

智能工具承担，甚至逐步在没有人员控制和监督的情况

下自主完成。新技术的快速普及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信

息过剩，使得美国军方和情报界都非常关注如何将人工

智能系统应用于情报分析。2019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办公室正式发布《AIM倡议：机器增强情报战略》[13]，旨

在通过集中开发和快速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利用AIM战

略，来指导美国情报界各机构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工作，

以扩大劳动力的有效性、任务能力及加强情报机构向决

策者提供数据解释的能力，从而确保情报界战略竞争的

信息优势。此外，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首席技术顾

问Dean Souleles在2020年7月表示，“在我们日益复杂的

数字世界中，IC（情报界）必须适应并采用AI和相关技

术来执行其关键任务”[14]；并且，美国人工智能情报国

家安全委员会在2021年3月发布的最终报告中称美国情

报界应在其工作的各个方面应用并整合人工智能，还应

该开发创新的人机结合方法，利用人工智能来增强人类

的判断力[15]。

AI赋能下的情报流程将情报人员及AI系统构成一

种新的人机关系，以实现情报流程的互补（见图3）。传
统情报人员作为情报分析流程的核心角色，承担着一系

列情报活动及情报任务，并以自身的专业素质和知识实

现情报目标，提供有效的情报服务。但是，随着数据在数

量、关联性及深度层面的变化，已经大大超过人员吸收

数据的能力，也超过了情报机构用传统方法进行分析的

能力，由于信息越来越瞬息万变，且以数据流的形式动

态变化，仅仅依靠分析人员难以进行处理，因此，人工智

能及大数据技术的引入，可以挖掘数据的情报价值。

2.2  情报任务的智能化

人工智能的嵌入从根本上说发生在任务层面而不

是工作层面。随着弱AI到强AI的发展，情报任务的智

能分级是数据智能技术对传统情报任务的赋能，人工

智能将辅助情报人员接管更多的分析性任务，也就意

味着将智能技术手段嵌入情报业务工作中。并且，以大

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判别，是实现情报智能化、提升

图3  AI赋能的情报流程框架

AI

HI

AI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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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价值的本质所在[5]。那么，当人工智能可以更好地

完成某项任务，以满足情报工作时，情报人员的判断力

也会得到增强。

人工智能赋能下，对传统情报任务进行智能化分

级，主要分为机械智能、分析智能、直觉智能及移情智

能4个智能层次[16]（见表1）。机械智能涉及自动执行常

规、重复任务的能力。对于情报任务的完成来说，机械

过程不需要太多的创造力，因为这些过程已经被执行

了很多次，可以在很少或没有额外思考的情况下完成，

因此适应于情报任务中态势感知的实现。分析智能的

开展主要应用机器学习及数据分析等技术，典型的分

析性人工智能可以训练计算机通过处理大量数据并识

别数据中的模式来完成特定任务，因此能够实现情报

任务中信息报道的智能化。直觉智能是指创造性地思

考和有效地调整新情况的能力，可以被认为是基于整

体和经验的思考智慧，复杂的、特异性的任务需要依靠

直觉智能提供服务，因此适应于信息构建的智能化实

现。移情智能是指认识和理解其他人的情绪，做出适应

于当下环境的情绪反应，能够深刻理解用户的需求及

所处的环境以提供情报产品，因此适用于决策支持的

实现。决策代理是指替用户判断最正确的决策选择[17]，

在这一阶段意味着人工智能将替代或者完全与情报人

员进行融合嵌入。

表1  情报任务的智能化层级

态势感知

信息报道

信息构建

决策支持

决策代理

机械智能

分析智能

直觉智能

移情智能

针对各种问题，查找各种相关情报源头，实现相关情报发现

及时将情报发现与有关人员分享、展示

重要的情报发现精心研制成用户便于吸收的知识点

明确指出“有多少条可能的道路”

替用户判断“哪一条道路最正确”

简单的、标准化的、重复的、常规的和事务性的任务

分析性的、基于规则的、系统的复杂任务

复杂的、混乱的和特异性的任务

需要移情、情报劳动或情报计算的任务

任务性质 智能层级情报任务[17]

替代/融合

3  AI赋能下情报工作的挑战

3.1  AI的潜在风险

AI所带来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不能忽视AI
潜在的新挑战、新问题和新风险。也就是说，既要更加

准确地认识人工智能的能与不能，还要进一步看到风

险、挑战和影响。智能技术的趋势不可阻挡，那么包括

情报人员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就要更加多维度地思考和

学习，这样才有可能形成相对完善的应对措施。

①算法风险。算法的安全性问题是保障智能情报

分析工作的基础，若缺乏监督、纠正和评估，易导致自

动化偏见、决策不公和分析失准等结果。较为知名的

案例如谷歌的“流感趋势”项目。该项目存在系统性问

题，对数据的收集和解释是基于不断变化的谷歌动态

搜索算法，而预测流感爆发的学习机制是静态的。类似

于一个测量与特征情报（MASINT）收集系统，如果只

是改变数据的输入权重而不改变学习机制中对这些权

重的后续解释，很可能导致错误输出[18]。②伦理困境。

一方面，情报机构正逐步利用人工智能系统收集和过

滤尽可能多的情报信息，尤其是开源情报，而人工智能

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不免对公民隐私权造成威胁；另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背后的各种复杂算法透明度和

可解释性低，有必要对情报分析结果做出合理解释，否

则，人工智能辅助情报部门决策将出现歧视、偏见及认

知偏差等问题。③应用陷阱。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可能

造成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就是AI不仅没有创造新价值，

反而垄断情报人员的时间；其次，最智能的分析工具如

果缺乏有效的培训数据或足够的输入数据，其效用也

将有限；最后，过于依赖或反对智能技术工具都将直

接影响情报工作的发展。

3.2  AI与人的协同

情报人员能够成为应对AI风险的关键要素。情报

机构正逐步将新兴技术的优势应用于全源情报分析

中，这对其在优化情报信息及后续产生及时、准确的战

略观点和决策优势至关重要。但是，在对未来情报分析

工作智能化及自动化进行展望和塑造的同时，不可忽视

情报人员的战略价值。

人类和机器都有各自擅长且不可互相替代的优

势，所以人机协同才是未来的主要工作模式。计算能力

人工智能赋能下情报人员的专业素养发展研究高国伟，贺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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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和算法的独创性强调了通过利用高性能计算和

人工智能来增强人类认知是增强自然智能的一个现实

选择。因此，人工智能系统远没有取代情报搜集员和分

析员，而是在情报工作中将智能与情报人员进行协同互

补，通过频繁交互完成更复杂的情报任务[12]。一方面，

人与智能情报工具的合作，不仅是共存的工作模式，

而且具有很强的交互性，情报人员能够从烦琐的任务

中被解放，将个人能力聚焦在能够突出个人创造力的

工作中，不断发挥智慧性的认知能力，智能情报工具在

与情报人员的交互中不断学习，为情报工作创造更具

价值的生产力[12]；另一方面，人处理其擅长的“应该”

（should）等价值取向的主观信息，而机器不仅处理其

擅长的“是”（being）等规则概率的客观数据，同时也

将从人处理“应该”信息中优化自己的算法，从而产生

“人+机器”既大于人也大于机器的效果[19]。

3.3  情报人员的危机

人机融合的情报流程似乎能够促进情报工作的快

速及可持续发展，但是也给情报人员带来更多的挑战。

①AI对于情报人员职业的挑战。随着专业工作越来越

自动化，其神秘感被解除，社会对专业职业的尊重感普

遍减弱。因此，许多职业的基本需求和持续存在受到

根本性的威胁，其中不免有对情报人员的质疑。②随着

每一次技术的进步，情报人员的价值可能被逐渐削减。

即使专注于分析的情报人员结合其专业知识和各种工

具及技术，可以使情报搜集更有效，但快速增长的信息

洪流给情报系统带来了冲击。③将人工智能引入情报工

作，不仅会触动情报工作者的利益，还会在长期工作中

削弱情报人员的自信[20]。

情报人员面临的挑战可以看作被替代的危机。技

术的洪流难以抵抗，情报人员避免被替代的关键就在

于突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也就是将情报人员的传统能

力、特质、特点和技能进行发展升级，从多个方面凸显

情报人员的独特优势。

4  AI赋能下情报人员专业素养发展思路
探析

4.1  工作职能

情报人员工作职能的发展主要是由传统的全流程

工作任务向端到端的工作职能转变。情报工作人员的传

统职能是分析信息和数据，以输出情报产品，协助决策

者做出最佳决策。并且，传统的分析模式使用演绎法、

归纳法和类比法等，强调对观点的证实，忽视对观点的

证伪[21]。但是，在人与AI进行协同的情报工作中，一些

工作任务可能被AI所代替，例如数据搜集、处理及分析

等，也就是说情报人员更专注于端到端的工作任务。如

图3所示，所谓前端就是整个情报流程的开端，从确定

情报需求至数据收集这部分属于前端，而终端也就是

情报流程的末端，从情报分析到评估与反馈部分则是

终端。

4.1.1  情报人员的前端工作职能

情报人员在前端主要关注用户需求、问题的界定及

方案的确定，主要工作任务（见图4）是为后续情报分析

的开展奠定基础，将情报分析的不确定性降至最低。情

报分析工作开展之前，情报人员需要充分理解用户的需

求以及面临的问题，以问题导向进行分析，例如后续需

要完成哪些工作以及用户需要何种情报产品等[21]。在

此基础上，对问题进行分解，以驳斥的思维对后续任务

进行安排，也就是说始终要以批判的思维融入人机协

同的情报流程中。

并且，对于传统强调证实的分析模式也不适合当

前人机协作的情报工作流程，正如Jenicek[22]所说，“如

果不加批判，我们总是会找到想要的东西并加以证实，

容易远离并看不到任何可能对我们的偏好有危险的东

西。”通过这种方式，很容易获得似乎是压倒性的证据

来支持一种偏好理论或假设，而如果以批判的态度来

对待这种假设，它就会被驳倒。

因此，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且

在情报领域的广泛应用，使情报人员能够从铺天盖地

的支持性事实中抽身而出，去发挥情报人员独具的宝

贵优势，引出那些具有反驳价值的事实。

4.1.2  情报人员的终端工作职能

情报工作的终端则关注算法及情报产品的设计、选

择及评估，主要是由智能工具输出情报分析结果及情报

产品，而情报人员在此阶段的工作任务是对系统可能引

入的偏见和错误保持敏感，并且在算法产生不利影响的

情况下进行质疑和纠正，对算法遵循的程序和做出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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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决定给出解释，同时要对算法数据收集过程中所引

起的潜在偏见进行探讨。也就是说，智能工具系统引入

的同时，相应算法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也是必要的。

在算法透明度和问责制问题上，情报人员以循证

推理方式对情报产品的评估及输出负责。基于证据的

推理是情报领域解决问题和决策任务的核心，如Tecuci
等[23]在研究中提到的那样，“证据的领域就是知识的领

域”，循证推理是想象力推理、批判性推理和技术工具

的复杂组合。因此，最终的情报产品需要情报人员对智

能工具输出的分析结果加以处理，做出基于证据推论

的解释说明。而这里的证据不仅包括对智能技术分析

结果的认知，还包括决策过程中用到的具体信息。如此

看来，情报人员在终端的工作职能需要融合循证思维、

专业知识以及反思能力。 

4.2  综合能力

以上情报工作职能的转变对情报人员有了更高的

要求，即使在人工智能最擅长的数据分析阶段，数据的

预处理、模型的选择、参数的调整、可视化结果的优化

等方面依然需要大量的人工，因此情报人员要发挥其

特有的专业综合能力。

4.2.1  情报元认知能力

情报元认知能力在情报研究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尤其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下，是影响情报生产力的

重要因素之一。元认知属于心理学术语，而情报元认知

是特殊元认知的一种，是元认知活动在情报领域的体

现。人工智能融入情报工作的大环境下，情报元认知不

仅可以被理解为在情报研究过程中分析人员对于有关

分析认知活动的自我认识、自我监控和自我调节的自主

性过程[24]，更是对整个过程中所运用技术的性能功效、

价值作用及发展趋势的认识。因此，在AI环境下，情报

人员需要具备情报认知系统的高层观念，充分发挥元认

知能力，调动元认知知识、运用一定的元认知策略对情

报分析过程进行计划、监督和调节。

情报元认知能力能够弥补一般情报能力倾向的不

足。许多研究者通过实验发现，不管一般能力倾向是高

是低，如果一个人具有较好的元认知知识，那么即使他

的一般能力倾向不高，也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显示出

一定能力[25]，情报元认知能力的具备，能够让情报人员

在与AI协同的过程中，更加明晰这些技术是如何起作

用的，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技术提高情报分析的效果与

质量，如果不具备情报元认知能力，就算有人工智能技

术的助力，可能也很难完成好一些情报工作[26]。

4.2.2  创造性能力

情报人员特有的创造性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对情报

信息敏锐的感知能力、洞察能力及挖掘能力。对于知识

创造而言，人工智能处理显性知识的能力是毋庸置疑

&AI

/

图4  前端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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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能力存在于任何计算机化系统中，以多种方式

处理显性知识，并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但

是，由于隐性知识不能被编码、建模或机械化，人工智

能无法支持隐性知识的流通，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不能

以其处理显性知识的方式处理隐性知识，然而这恰好

是情报人员所特有且擅长的能力，因此要持续发挥情

报人员的综合创造性能力，为用户提供更为优质与具

有创新性的知识服务，实现高效的情报产出。

4.3  知识结构

情报人员知识结构的持续深化和发展，能够指导

并牵引着情报专业技能和情报人员综合能力的不断提

高。情报知识既来源于实践中培养的综合能力，又服务

于情报实践工作，情报知识结构既包括实践中所得的

应用知识，又包括基础理论知识，旨在使情报工作专业

化和科学化，解决情报工作中出现的各类问题[27]。因

此，情报人员要专注于提升自己，持续发挥人工智能难

以完全替代的人类智慧。

4.3.1  持续性学习

今天的情报专业人员需要丰富知识结构，尤其是

对于情报工具、情报方法、领域知识等，都需要情报人

员快速且持续的学习，以独特的相对优势改善人机协

作的情报研究工作质量。一方面，情报人员可能需要摆

脱传统的专业知识发展模式，重新考虑在人工智能赋

能的情报研究工作中，开发新的学习体系，专业人员至

少需要对算法的工作有一些概念的理解，进行一些专

业知识的掌握。但是新的人才培养及学习体系不是为了

与人工智能竞争，而是为了在人机协作的决策过程中更

好地应用人工智能，不是一味地依赖工具。另一方面，

专业知识的学习，也许不应该从人脑孤立运作的角度

来评估，而是评估人脑是否能够有效地导入事实、信息

和处理规则，以便在复杂的决策领域有效地做出决定，

这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专业知识，或者至少是加强某

些方面的专业知识，使情报人员能够更有效地使用嵌

入新兴工作系统的人工智能。除此之外，情报人员可以

探索新的方法来帮助那些没有大量数据科学或计算机

科学背景的决策者获得对自动化过程的工作理解。

总的来说，智能机器的主要优势是使用各种算法

在数据集中寻找模式，这些数据集对于人类来说太大

且复杂，无法在工作记忆中保存，当然也难以实现计

算，而对于情报人员来说，更加擅长跨领域的类比，这

是机器目前无法匹及的。因此，人工智能赋能对于情报

人员而言，应该被视为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一

个优秀的有持续发展能力的情报人员能够通过终身的

学习将自身的价值进一步放大。

4.3.2  智慧的融合

机器作为客观的存在，需要情报人员发挥自身对

于情报信息的敏感性，以情报人员的智慧实现情报任务

的捕捉、归纳及提炼。当前人机协同的情报工作模式主

要是功能的分配，情报人员把握宏观方向，而机器处理

精细过程。虽然智慧性的因素处于技术层面之外，但正

是情报智慧能够使情报人员做出成功的决策。正如肯特

（Sherman Kent）所说：“无论我们所要破解的难题如

何复杂，也无论我们在搜集和存储所需信息时可能使

用的技术多么复杂，有思想的人在情报机构中的最高地

位永远都无法被替代”[28]。

早期的人工智能运用符号推理和概率推理模拟人

的推理系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9]，不仅能够求解某种

特定问题，并且可以通过周围环境的改变，调整自己的

行动，建立行为范式，建立在强大的数据和推理手段之

上的智能系统却不能像小孩一样进行常识判断和因果

推断。它可以做出专家不能做的事情，却无法做出小孩

能做的事情，原因在于小孩通过对外界环境的刺激进行

反应，也就是因果学习[30]。而这正是智慧的一种体现，

于情报人员而言是具备的，也是智能机器所不具备的。

因此，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智慧服务将成为情报服

务的发展方向[31]，除了机器的智能化外，更要融合专业

情报人员的智慧。

5  结论

对于各情报机构而言，AI的赋能能够适应当前激

烈的竞争环境，以及助力情报流程的创新和情报分析

的智能化，但是从弱AI到强AI的发展，新形势要求情

报人员通过提升专业素养，找到自身位置。本文基于

TTD理论从情报流程的视角出发，面向人工智能及大

数据技术的赋能，情报人员及AI系统构成一种新的人

机关系。通过分析AI赋能的情报分析流程，认为人工智

能可以弥补当前情报人员面临的困境，更好地支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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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也面临如算法偏见、伦理问题等风险，这也说明

人工智能系统并不能完全取代情报人员，而是共同协作

完成日益复杂的情报任务。但是情报人员价值凸显的关

键正是其能否突破对智能辅助机器的依赖性，这一现

实对情报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展望未来的情报人

员在工作职能层面承担端对端的工作任务，在综合能

力层面要培养元认知及创造性能力，最终在持续的学

习中，充分展现AI难以替代的人类智慧。

随着科技情报机构对于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传

统科技情报服务正逐步向智能情报服务模式转型发

展，科技情报工作者作为其中的关键要素，应当适应当

下的发展。本文从科技情报人员的维度，探求情报人员

在当前环境下提升专业素养发展方向。一方面对未来

科技情报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及升级提供了方向和

建议，以保障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效率；另一方面也为

各级情报机构智慧服务流程重组、工作设计以及任务

的安排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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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fessionalism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Analysts Enabl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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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mpower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ll phases of traditional intelligence work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Therefore, how intelligence analysts adapt to this new professionalism requir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Based on TTD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AI on intelligence workflow and the intelligent grading of intelligence tasks, and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various challenges that AI technology may bring to intelligence analysts, proposes that intelligence analysts should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ism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in three aspects, namely, job function,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AI 
and intelligence work. This study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nstruc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fu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personne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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